
农民工摔伤腰椎
多次报警才完成手术

与其他打工者不同， 郭建民来北京多年从未在
一家单位固定工作过。 用他的话说， 平时就是谁叫
跟谁走， 谁给钱就为谁干活。 因此， 无论是搬运、
建筑， 还是饭店的活儿都干过。

“这样做， 有它的好处， 也有它的不足。” 郭建
民6月5日告诉记者， 由于流动性大， 没有用人单
位， 没签劳动合同， 去年在工地上摔伤后， 他想认
定工伤没法认定， 想索要工伤赔偿没有法律依据，
以至于想申请劳动仲裁也不予受理。

左思右想没办法， 他便寻求法律援助。 在致诚
公益霍微律师帮助下， 他不仅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还及时发现了工程发包过程中存在的漏洞。 通过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锁定关键证据后， 他最终获得
了19万元的经济赔偿。 按雇佣关系索赔， 从事实和

法律上没有障碍 ， 但难 点 是 将
来 能 不 能 执 行 。 考 虑 到 这 个
问 题 ， 霍 律 师 建 议 郭 建 民 的
女 儿 先 到 当 地 安 全 生 产 监 督
管 理 局 反 映 情 况 ， 看 能 收 集
到 什 么 有 价 值 的 材 料 再 说 。
同 时 ， 根 据 查 找 到 的 公 司 和
包工头的相关信息 ， 向法院提
起诉讼。

递交起诉书后， 霍律师随时
关注安监局对事件的调查进展情

况。 就在法院第一次开庭时， 郭
建民的女儿向律师提供了一个重
要线索 。 她说 ， 安监局的答复
是： 这是一起 “一般等级生产安
全责任事故”， 调查结果已经在
网站公示。

霍律师通过调查结论， 发现
了这样一个重要信息。 安监局通
过对事故发生原因的分析， 得出
如下结论： “某街道办事处将拆
除工程发包时 ， 资质审核不到
位， 将拆除工程发包给不具备拆

除工程施工资质的永利装修装饰
公司。”

根据这一线索 ， 霍律师判
断， 该街道办事处作为业主在发
包工程时， 将工程承包给了无拆
除资质的永利公司， 存在选任过
错。 于是， 律师立即申请追加该
街道办事处作为共同被告， 承担
连带赔偿责任。

法官认同律师的法律意见 ，
同意追加该街道办事处为共同被
告参加诉讼。

□本报记者 赵新政

公益律师助农民工讨回赔偿19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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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零工摔伤腰椎 拒担责雇主推托

街道办事处成为被告后， 使
案件判决执行结果发生了质的改
变， 也使郭建民看到了希望。 由
于不再担心拿不到赔偿款， 郭建
民在5月中旬开庭时特意从老家
来到北京， 参加庭审。

庭审中， 街道办事处、 永利
公司和李建军互相推卸自己的责
任。 街道办认为， 在发包该工程
时， 永利公司提供了营业执照，
执照上载明该公司的经营范围包
括装修资质， 街道已经尽到了合
理的资质审查义务。 同时， 在双
方签订的承包协议中明确约定：
“在施工现场出现施工人员伤亡
或任何第三方人员伤亡的， 由永
利公司承担第一位的全部赔偿责
任。” 因此， 街道办不同意承担
对郭建民的赔偿责任。

永利公司认为： 该公司已将
该工程承包给李建军， 且双方的
承包协议约定： “施工期间保证
安全施工， 具体由李建军负责，
如出现工伤由乙方承担责任， 永
利公司不负任何责任 。” 因此 ，
不同意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李建军认为： 郭建民作为成

年人 ， 造成自己受伤系自己过
错， 应自己承担； 另外， 自己从
永利公司承包该工程， 永利公司
是自己的上级， 应当由永利公司
承担赔偿责任。

通过庭审调查， 原、 被告对
于受伤的事实不持异议， 但是对
于谁应当承担责任分歧较大。 霍
律师认为， 街道办作为发包方，
应当审核承包方的相应资质。 本
案中 ， 永利公司具备 “装修资
质”， 但是不具备 “拆除资质”，
在安监局的调查中也反映了该街
道办未审核永利公司的拆除资
质， 应当认为存在过错， 因此应
当承担选任过错的责任。

霍律师提出， 永利公司作为
承包方将工程违法分包给不具备
施工用人资质的个人李建军， 应
当与实际雇主承担连带责任。 对
于街道办与永利公司、 永利公司
与李建军都签订了 “承包协议”，
均排除了街道办、 永利公司的责
任的主张， 霍律师认为， 作为合
同仅能约束签订合同的双方， 对
第三人不具有约束力， 不能排除
第三人向有关责任主体主张权

利。 也就是说， 这三方不能基于
各自合同约定限制郭建民主张权
利， 郭建民可以向所有赔偿主体
主张权利， 其中一方在承担完赔
偿责任后可以基于合同约定向相
应的义务主体追偿。

律师的意见得到法官的认
可。 庭审结束后， 法官单独留下
街道办、 永利公司和李建军做调
解工作。 经过法官几次沟通达成
初步调解方案， 郭建民同意接受
20万元的赔偿。

就在准备签订调解协议时 ，
永利公司迫于法律等压力， 同意
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由于李建军
不辞而别， 永利公司只能哑巴吃
黄连， 倾其所有支付全部赔偿。
在其提出公司实在经营困难， 且
前期已支付郭建民5000元费用的
情况下， 希望郭建民做出让步。
经与郭建民再次沟通， 他同意再
降低1万元。

“本来想着一分钱都没有了，
但通过依法维权又讨回了这么
多， 真是出乎我的预料。” 郭建
民说， 经过这一次， 他更加相信
法律的公正了。

郭建民和他家里人都是老实
巴交的农民。 他常年打零工， 妻
子在饭店做保洁， 小儿子在老家
念初中。 受伤前， 他一家人的日
子虽然过得清苦， 但不乏快乐。
受伤后， 首先给全家带来巨大压
力的是那笔高额的医疗费。

面对这笔费用， 他家里承担
不起， 他那些同样以种地为生的
亲戚也帮不上忙。 他刚刚大专毕
业的女儿一次次找老板， 请老板

先垫付医疗费或垫付一部分， 她
先是遭到白眼和嘲讽， 随后就被
骂成是无赖 。 可是 ， 为了救父
亲， 女儿和妈妈求助于警察， 终
于使家里渡过这一道难关。

郭建民出院后不能继续干
活，为了省钱，妻子把他送回老家
养伤。 他的女儿和妻子继续留在
北京打工挣钱。他的女儿很懂事，
尽管不在父亲身边， 她也知道父
亲是怎么想的、80来岁的奶奶是

郭建民今年51岁， 是重庆丰
都人。2010年春节过后，他来到北
京。 因为只会种地且没有其他特
长，他就在超市、搬家公司等单位
靠打零工来挣钱养家。 虽然干这
种活儿不如到一个单位上班收入
稳定，但因为没人想长期雇佣他，
他只能这样一天天“混”下去。

“活儿不稳， 收入当然不会
稳。今天有钱赚、明天没钱挣是常
有的事，可时间长了，我逐渐摸到
一些规律，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季
节到哪儿去容易找到事做， 每次
出去还没空过手 。” 郭建民说 ，
这些年的收入不多， 但够女儿上
大学、 儿子上中学用了。

去年7月， 郭建民经人介绍
来到李建军承包的工地， 主要工
作是拆除一家饭店的主体结构，
然后在原址新盖一个街道办事处

的办公用房 。 然而 ， 仅干了三
天， 他就在拆油烟机时从架子上
摔下， 造成腰椎压缩性骨折。

被送往医院急救时， 包工头
李建军垫付了5000元医疗费，随
后就不再出现了。能打通电话时，
李建军不断推卸责任， 说自己是
从北京永利装修装饰公司承包的
活儿， 应当由公司承担责任， 他
不同意再继续支付任何费用。

郭建民的妻子和女儿没办
法， 只得找永利公司。 公司同样
不愿垫付手术费， 他们一次次的
央求均告失败。 他的妻子和女儿
被逼得没办法只得报警， 报警的
效果意外的好： 警察每出面协调
一次， 公司就出一次钱。 后来，
经过几次报警， 竟然协调下来7
万多元。 有了这些钱， 他顺利地
做完了全部手术。

如何的伤心。 回想起公司老板那
冷若冰霜的表情和绝情的话，她
下决心要为父亲讨回公道。

一个偶然的机会， 她听说北
京还有一个专门为农民工维权的
机构， 于是就找过来。 接待她的
正是致诚公益的霍微律师。

霍律师建议她先找公司协
商， 谈人身损害赔偿问题。 等她
再去公司时， 连大门都进不去 ，

更谈不上赔偿问题了。 知道这些
事情后， 郭建民一家虽然对公司
有意见， 但他们觉得再想让公司
给他一些经济赔偿难上加难。 因
此， 亲戚朋友多次劝他和女儿忍
了， 认倒霉算了。 同时， 他们也
担心一个小姑娘在北京折腾， 如
果拿不到钱又被报复了， 那就得
不偿失了！

经过霍律师了解， 雇佣郭建

民的永利公司是一家小公司， 而
且是一个空壳公司， 缺乏赔偿能
力。 而介绍郭建民干活的李建军
更不用提， 他本人既无房产也无
家室， 让他来承担赔偿责任更不
可能。

因此， 尽管霍律师接受单位
指派为郭建民提供法律援助， 她
最担心的仍是： 最终那个胜诉判
决， 很可能是白纸一张。

索要赔偿遇阻
寻求法援得到帮助

安监局锁定证据
业主成被告赔偿有保障

业主雇主都推责任
迫于压力公司认赔

□本报记者 王香阑

■有问必答

提问：装修公司职工 张金义 回答：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 杨雪峰

单位没打欠条，我还能要回欠薪吗？

装修公司职工 张金义：2014
年9月，我被一家装修公司招聘为
后勤部人员，约定月薪为2000元。
2015年1月1日， 公司跟我签订了
两年期限的劳动合同， 并开始给
我缴纳社会保险费。 入职第二个
月的中旬发放1月份的工资时，单
位说公司资金周转困难， 暂时缓
一缓再发，但绝不会不给。

2015年10月底， 单位说没有
业务让我们大家另外找工作。可
到这时， 单位已经拖欠我10个月
工资共1.6万元 （老家来人时，我
曾向公司借支过4000元）。我要求
公司在我离开单位前， 将全部工
资结清。经理跟我商量，说等客户

把工程款拨过来就给我， 我同意
了。过了些日子，我听说有几笔工
程款已经到账了， 但公司却一直
拖着不给工资。我每次打电话，经
理要么不接，要么就挂断。公司和
经理都没给我打过欠条，请问：我
这工资还能要回来吗？

杨雪峰： 你好，《工资支付暂

行规定》第7条规定，工资必须在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的日期支
付。工资至少每月支付一次。第9
条规定， 劳动关系双方依法解除
或终止劳动合同时， 用人单位应
在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时一次付
清劳动者工资。

《北京市工资支付规定》 第9
条规定， 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支付

工资应当按照规定日期足额支
付，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第13
条规定，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工资
支付周期编制工资支付记录表，
并至少保存二年备查。

公司拖欠您工资的做法违反
了上述规定，为及时维护您的合
法权益 ，建议您到公司所在地
的 劳 动 行 政 监 察 部 门 投 诉 举

报， 或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申请仲裁。


